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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凤生得水灵，长得秀气，她是南山栗园
坪方圆百里极有名气的民歌手。

小凤天生一把银铃般的好嗓子，从小就跟娘
学下满肚子的民歌。她唱歌就像着了迷一般，上
学放学的路上唱，在山林里给鸟儿唱，白日里迎
着太阳唱，晚间对着月亮唱，再唱都不觉得累。

那年，她说想参加县里举办的民歌大赛，
娘就乐呵呵地给她备下盘缠，把她送到去县
城的客车上。

小凤进城后四处打听，来到文化大院的
老薛家里，薛老师是县里的民歌专家，前些年
下乡征集原生态民歌时在她家住过两天，还
从她娘那里挖走了几十首民歌。她这次参赛
要顺道看望一下薛老师，还给他带了一大包
木耳和香菇。小凤给薛老师唱了一首《犀牛
望月姐望郎》，让其指点。薛老师听得惊呼：

“不得了，了不得！你比你娘唱得好哇！你这
回怕是要拿大奖呢。”随后，薛老师在胸腔发
音、高音技巧方面给她指导了一番。

果真，小凤就凭这首《犀牛望月姐望郎》赢得
全体评委的赞赏，获得了县里首届民歌大赛一等
奖。县长为她颁奖的那一刻，她激动得落泪了。

小凤抱回金灿灿的奖杯和五千元奖金，
还带回了获得二等奖的歌手林刚。

林刚是高河镇人，民歌唱得很有特色。
小伙儿聪明帅气，为人也十分不错，他爸在西
安搞拆迁多年，手里积蓄丰厚。

林刚见到小凤，就被她勾走了魂儿。他很
少见到这么水灵的女子，就主动介绍了自己。

小凤对林刚也是一见钟情，二十出头的
姑娘，正是情花烂漫的年岁，见林刚这般英俊
洒脱，心里就痒痒起来。才两三天时间，这对
恋人便热火得谁也离不开谁了。

小凤带回林刚，她爹娘自然高兴。小凤
娘天天给林刚煮腊肉吃，小凤爹也顿顿陪林
刚喝甘榨酒。酒足饭饱，一家人就在院里没
命地唱民歌，他们唱了一曲又一曲，一直唱到
月亮升到山顶上。

林刚在小凤家玩了足足三天，天天和小
凤在竹林里唱歌、聊天。林刚忍不住地问：

“我想娶你，你看……”
小凤红着脸低声道：“我听你的……”
林刚又说：“我跟爹在西安搞拆迁，你也

出去，给我们做饭。”
小凤说：“那可不行。我们这里正在开发

秦岭国家森林公园，刘镇长说以后旅游的人
多了，让我们搞农家乐。你还是来我这里吧，
咱们一起搞农家乐，给山外人吃八大件子，喝
甘榨酒，给他们唱山歌子、渔鼓子，你看……”

林刚眼睛一亮，说：“这可是个致富的好
门路哇！就按你说的办！”他又笑着道：“原本

是我娶你的，现今是你娶我了。”
不几日，林刚领着他爸来到小凤家，他爸

对小凤很满意，大手一挥扔下80万元现金，对
小凤说：“我把林刚交给你了，希望你们把农
家乐办得红红火火。”

林刚去县城的设计室，拿回农家乐的图
纸，请来十多名匠人，用三个月时间修起十间
木架茅草房，每间房安排两个床位，一次可接
纳二十人入住，又修缮了原有的五间房，装修
了三间餐厅，在县里制作了“民歌农家乐”灯
箱，购置了圆桌、木椅、冰柜和其他物品。

小凤把她和林刚结婚的日子定在秦岭国
家森林公园开业的第二天。

一切筹备就绪。一家吃、住、游、唱一条
龙服务的“民歌农家乐”在秦岭国家森林公园
的山脚下建成。这天，县文化馆的薛老师领
来的省文联采风团入住“民歌农家乐”。那些
作家、艺术家、歌唱家、美术家、书法家和“非
遗”专家吃了满桌的腊肉、山珍，喝了绵甜的
甘榨酒，人人舒畅开怀。

席间，小凤和林刚为客人演唱了《犀牛望
月姐望郎》《摘黄瓜》《倒采茶》《兰玉莲担水》

《十二月情》等民歌，把客人们听得入了迷。
有个青年画家喊道：“能唱几段酸曲吗？”

小凤笑笑说：“酸曲儿有，只是……你们
听了莫要往外说噢！”说罢就唱了《家花没得
野花香》和《十爱姐》。

画家听得开怀大笑，连声说好听，好听，
抛过二百块钱：“小费，小费，奖你的。”

小凤嘻嘻一笑：“你们来我家吃住，是看
得起咱山里人，这山歌没成本不值钱，是送大
家的，不收钱，不收钱！明天森林公园开园，
我领你们去看四海坪、上鹰嘴峰，到山上再给
你们唱山歌。”

薛老师带头鼓了掌，然后带着酒劲说：
“明天秦岭国家森
林公园开业，后天
是小凤结婚、农家
乐 开 业 的 大 喜 日
子，这可是‘三喜临
门’啊！”

大家纷纷鼓起
了掌，小凤和林刚
紧紧地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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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 天天地地小小

月 季 开 了 ，红 的 、粉 的 、橙
的、白的，淋点雨娇滴滴嫩闪闪
的，真好看。

一对恋人四只手撑起一件夹
克，猫着身子钻在下面，瞄准人车
的空隙，窸窸窣窣地抖动着腿脚，
搂抱着走过街角。站在荣城小区
的楼下，男人猛然拍手顿悟，从身
后的裤兜里掏出一把伞，女人扭着
腰对着男人就是一记饱蘸甜蜜的
粉拳。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里
有句经典歌词，“最美的不是下雨
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说的
就是这个样子。

入夏后的小城像极了进入青
春期的男女，一幅繁盛丰腴的样
子。苍苍莽莽的鹘岭，疙疙瘩瘩的
云朵，郁郁葱葱的花草，生机勃勃
的城市，洋洋洒洒的细雨，清清澈
澈的水流。撑一把伞走在街上，任
凭微风裹挟着细碎的雨滴调皮地
敲打在亮晃晃的伞布上。下雨天
的雨滴，躲雨的回忆，像微雨里的

月季吻过你。
撑着伞在雨里转圈圈，晶莹剔透的珠子带着滚烫的

温度飞溅而去。雨滴在空中划出朦胧的弧线，碎成漫天
微凉的星子，丝丝斜斜地漫过路人肩，混染在湿漉漉的花
草里，沁润着女贞的洁白馨香，温润着月季的细腰朱颜。
撑着伞走在雨里，周遭淅淅沥沥全是雨声，山川、楼宇、小
城全笼罩在夏雨氤氲而起的温柔的水汽里。

青春年华稍纵即逝，花花世界让人留恋。在这个多
彩而繁盛的季节里，就连傻子都在羡慕路边月季的热烈
和灿烂。蜉蝣一夕，草木一夏，你我一生。单纯懵懂地走
过烟雨江南的石桥，满怀期待地走过草木繁盛的山川原
野，坚韧不拔地走过黄沙漫漫的大漠孤烟，从容不迫地走
向地狱或飞上蓝天。

手执一支热辣的月季，虔诚地放在红白映衬的领结
下面，即使平庸如你我，走在街上也是一种惊艳。

生如夏花，命如月季，在阳光明媚天长地久的时光
里勃然生长尽情绽放。前路风霜雨雪未卜，惧怕伤痛
不如阔步向前，不惧一时的炽热与风雨，不困一时的挫
折与落寞。趁春光舒张枝脉积蓄力量，趁舞台展现自
我热烈绽放，以蓬勃的生命张力、盛放的姿态对抗默然
与平庸。纵使时光匆然慌张，也要活得鲜活滚烫，也要
尽情舒展，活得明媚漂亮。在迎面而来的时光里扎根
生长，热烈绽放，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让短暂的岁月，
绽放出最绚烂耀眼的光芒。

夏
天
的
月
季

朱

鹰

看到这个题目，你可能会疑惑，鸡蛋怎么会游泳呢？哈哈，
这其实是我做的一个小小实验。接下来，就随我去看看吧！

我准备了一个透明玻璃杯，一颗鸡蛋，一个勺子，一根筷
子，一袋盐，一壶清水。

实验开始了，我把鸡蛋沿着杯边滑下去，鸡蛋一头跌到水
底，像睡着的孩子，安安静静。接着，我用勺子舀出少许盐放在
杯子里，用筷子搅拌溶化，可是鸡蛋压根就不理我，依旧在水底
熟睡。我又搅拌了几次，但鸡蛋也只是在水底打转，筷子拿走
后，鸡蛋又躺在水底了。看到这，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是不是盐放得太少了？于是，我重振旗鼓，决定再试一次。这
次，我放了几大勺盐，一直搅拌。终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鸡蛋晃

晃悠悠地浮了起来，露出了一个小脑袋。我又加了几勺盐，鸡蛋的
上半身露了出来。好像在说：“小朋友，看我多神气！”我兴奋极了，
把鸡蛋按进水里。一松手，鸡蛋一下蹦到水面上，太神奇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连忙翻开百科全书寻找答案。原
来，盐水的密度比清水大，浮力也会随之变
大。当盐水的密度大于鸡蛋的密度时，鸡蛋
就会被托起来，在水面自由自在地游泳啦。

科学的世界真是奇妙无穷！以后我
一定要多多动手做实验，去探索更多有趣
的科学奥秘。（本文作者是商州区第一小
学三年级11班学生）

会 游 泳 的 鸡 蛋
曹曦雯

商
洛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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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田亚鹏

瓦是小青瓦。后来，我走遍各地，很少见
到这种瓦，好像这样的瓦，只有故乡的瓦匠能
做，别的都不懂似的。

做瓦，首先要和泥，将黄土背到场地上
敲碎，再浇上水，开始和泥。和泥不是人踩，
是拉着牛踩。牛耍滑，有时踩着踩着就感到
累了，就不愿意踩了，偷懒，想跑到泥塘外面
去啃草、撒欢。这当然是不行的，瓦匠就得
用缰绳拉着牛鼻子，在泥塘里转悠着，不时
地扯着喉咙喊一声：“哦——黄牯子，注意！”
那一声“哦”拉得很长，声音在夏日的晴空下
回荡着，远远地传开去。我一直弄不清为啥
要在夏日里和泥，多热啊，热得蝉儿都使劲
地叫着，人能受得了吗？为啥不在秋日里和
泥？凉飕飕的。瓦匠听了一笑，问我：“秋日
瓦能在很短时间晒干吗？”我听了，张着嘴，
这才恍然大悟。

小青瓦做好后，要比正常的瓦小和厚，拿
在手里重重的。瓦是灰色的，用村人的话说，

是鸽子灰的。小青瓦敲着，发出“当当”的声
音，如铁一样。铺在房上，很整齐。

有时，站在对面山坡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村子的青瓦粉墙，一排排的小青瓦，鱼鳞一
样，很好看。

江南有粉墙黛瓦，我的老家也有，掩映在
一片绿色里。

回首故乡，也如水墨画一样。
下雨的时候，小青瓦显得格外干净，也更

加青灰了。屋顶上，总会形成薄薄的烟雾，淡
蓝色的，笼罩着屋顶。一家家这样，烟雾就弥
漫在一起，笼罩着整个村子。尤其在春天的时
候，村子被薄薄的雾气遮住了。从学校回来，
远远地望着村子如梦里一样，梦中隐隐约约有
一片片红的颜色白的颜色，还有粉的颜色，走
近了，变成红的桃花，白的梨花，还有粉色的杏
花。一家家的青瓦粉墙，就掩映在红色和白色
中，如我们书本封面的画一样。到了雨天的黄
昏后，薄薄的雾气从瓦上浮荡着，遮盖着小村，

还有小村的天地，整个村子就氤氲在一片和谐
和幸福中。晚上，细雨轻轻地落在小青瓦上，
沙沙地响着，如蚕在吃着桑叶一样。人睡在床
上，听着这样的声音，心里一片轻盈，慢慢地就
睡去了，好像细雨一直在下，下在梦里，连梦也
一片轻盈。第二天醒来，窗外红红的亮亮的，
人说话的声音格外清晰，原来天晴了。春夜喜
雨后晴朗的天空，晴得一片嫩蓝，嫩得能掐出
水，甚至还映衬着一片绿意和花色。一家一家
的青瓦房屋，仿佛能在天光里映衬出自己的影
子。柳丝柔和细长了，随风飘拂着；风也是绿
的，带着水嫩和草木的气息，吹在人的身上软
软的，如昨晚的梦一般。

我还记得，小学有一册课本中，有一篇文
章开头就写道：“春天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
回来了……”

整篇课文我都会背，我回到家，背着手给
娘背着，娘眯着眼睛笑着。屋檐下的燕子叽
叽喳喳叫着，还有刚刚孵出的小燕子，伸着毛

茸茸的小脑袋，一双豆眼咕噜噜转着。一次，
我拿着一根竹竿，准备去戳燕子窝，娘见了忙
挡住道：“你没家了去哪儿？”

我摇头，不知道该去哪儿。
娘说：“小燕子没家了咋办？”
我收起竹竿，没有戳燕子窝，因为，我不

想小燕子没有地方去，不想让那样机灵可爱
的小燕子无家可归。

我长大后离开小村，走向远方，会有浓浓的
乡愁，怎么也化不开。小燕子走了，飞向远处，
会思念那间青瓦粉墙的家吗？它有乡愁吗？

我想，一定会有的吧，凡是有生命的东西
大概都有乡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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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显斌

龙山晓日

黎明，匍匐在龙脊之上。
丹江刚睁开惺忪的眼，
第一缕晨光，
替水面叫醒每一片波纹。

朝阳从山肩慢慢拱出。
古庙早已倾颓，
香火断了，散作云烟。

我立在荒坡上，
看一缕晨光，
一寸寸，擦亮这悲喜人间。

熊耳晚霞

两峰对峙，如大地竖起的两只耳朵。
静听世间浮沉。

落日沉下去，
霞光漫过群山褶皱，
给每一道沟壑，点染黄昏。

古寨藏着旧兵戈、旧马蹄。
风掠过残垣，
低声复述人间的兴与亡。

霞光散尽，
山河归于死寂，
只剩苍茫，压住尘世喧嚣。

三台叠翠

山势三叠，一层叠着一层苍凉。
雨后初晴，白雾从谷底爬起，
漫过古柏，漫过荒祠檐角。

三水围山，
把满目苍绿，洗得沉重又隐忍。

这座山从不言语，
只把四季，悄悄刻进自身的纹路里。

四皓古陵

满坡松影，沉沉压着古冢。
碑上文字，
被岁月磨得模糊，碎在风里。

高人早已化作尘土，
衣冠埋入荒丘。
清风来回徘徊，
像一声隐忍千年的长叹。

历史就守在陵前，
不言，不语，
默默坐看人间更迭。

仙娥削壁

崖壁如刀削，硬生生插进云天。
溪声藏在石缝，
带着唐人未尽的心事。

湖水漫过山脚，
托住峰影，也托住一湖静默。

扁舟行于波心，山沉水中，
人落在时光深深的褶皱里，
无处脱身。

丹水环城

一江丹水，绕着城垣缓缓向前。
像一根老旧绳带，
拴住故土，拴住人间烟火。

晨昏在水面轮番更替，
岸上行人来来去去。

河水不悲，不喜，
只把一城陈年旧事，
默默流向远方。

商山雪霁

落雪已停，群山露出清瘦嶙峋的骨。
松柏顶着残雪，
把一身风骨，立得更加决绝。
云开雾散，山野一片素白明净。

当年隐士隐居的岁月，
隐在皑皑雪光里，
依旧保留着最初的清冷与孤高。

秦岭云横

流云缠在秦岭腰间，不肯散去。
群峰半隐半现，
像一本摊开、却无人读懂的山河史书。

寒冰从山巅垂落，
风声穿崖越壑，
裹挟着千年不散的苍茫。

云横秦岭处，
就是大地不肯弯折的，
铮铮脊梁。

商州八景（组诗）

墨上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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